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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患不多，思义患
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
不行。

我们正在玩一个叫作“吹乒乓球过
水杯”的游戏。看，首先上场的是肖同学，
只见他站在桌子前，俯下身子，压低脑
袋，双手撑在桌子上，深吸一口气后，他
闭上眼睛，使劲一吹，乒乓球就稳稳地落
入第二个杯子中。高兴得手舞足蹈的肖
同学，大声欢呼的样子犹如一位凯旋的
大将军。

接下来上场的是玥同学。只见她冲
到桌前，鼓起腮帮子，使劲一吹。但乒乓
球好似在挑衅她，纹丝不动，就像是在
说：“瞧你这个小身板，还想吹动我？”不
过玥同学没有放弃，即使吹得面红耳赤、
气喘吁吁，也不肯罢休。只是反复尝试了
多次，球不仅一动不动，她还被溅得满脸
是水，看起来十分狼狈。老师和同学们赶
紧上前鼓励她。重拾信心的玥同学，调整
气息后再次一吹，终于把乒乓球吹过了
杯子。见她成功了，所有人都为她欢呼、
鼓掌。

——《吹乒乓球过水杯》（林佳祺，泉
州市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

（（CFPCFP 图图））

我从未想过，时间一直向前走，但有的
人和事却永远停在那一刻，就像是一个坏
掉的钟表。夏日的小雨淅淅沥沥，如同曾祖
母的耳语，何其有幸，我一出生，家里就成
了四世同堂，而年纪最大的曾祖母，成了我
儿时最要好的玩伴。

曾祖母住的老宅，是十分传统的古大
厝。黑瓦鳞次栉比，搭建成遮风挡雨的屋
檐，墙壁是由泥土和石块混合而成的，角
落里堆积着多余的瓦片，夹缝中还长满
了野草。从我家到老宅有许多条小路，每
一条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有的是土路，
坑坑洼洼的，有的则是鹅卵石路，亮晶晶
的。去找曾祖母时，我有时喜欢跳过一个
个小坑，有时喜欢踩着一块块鹅卵石，无
论是哪一条通往老宅的路，都是无比快
乐的。

在我出生之前，老宅就一直在历史的
维度上矗立着，那时的黑瓦已经褪去外

衣，袒露内里的斑白，外墙也被撕得粉碎，
或许它早该“退休”了，只是屋里头住的人
一直精心地照顾着它，有人在，灯光会亮，
厨房有烟火，老宅就一直存在着。曾祖母时
常穿着整洁的布衣，梳着好看的发髻，每天
都把老宅里的红砖地板洗得干干净净，我
那时经常骄傲地跟身边的小伙伴们说，曾
祖母年轻时定是一位勤劳的漂亮女孩。

曾祖母得闲时，就会将一把竹藤椅搬
到院子里，然后抱着我一起靠着椅背，伴着
风吹来的沙沙声，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也
不管那阳光如何爬上我们的手臂、脸颊和
发丝。

等到晒足了阳光，曾祖母就带着我进
屋泡一盏茶。有次泡茶前，她问我想喝什
么茶，小时候的我哪知道什么是红茶，什么
是绿茶，随口就说自己听着耳熟的茶名。之
后曾祖母再为我泡茶时，选的茶叶就再也
没有变过，一直是我说过的那种，而那茶的

味道，也始终未曾变过。我想这就是说出口
的人往往是无意的，可听者却有意，曾祖母
就这样悄悄地记住了我的话，把我的喜好
放在了心上。

从前的日子里，没有手机，没有电子
游戏，不过曾祖母总是有办法陪我在日复
一日的生活里寻找乐趣。记忆里，家里打
扑克牌并不意味着“斗地主”，曾祖母有自
己独特的玩法，可以是“对十”，也可以是

“排火车”。我每次和她玩扑克牌，分牌的
时候总期待着自己能拿到红色的“大鬼”，
因为这样一下子就能得到二十分。有时候
拿到了想要的牌，我面上还得端着，生怕
被曾祖母看出破绽。一来二去，曾祖母便
看出了我的小聪明，但是她不戳破，输给
我的时候就是会笑着说，自己今天抽到的
牌不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长大后的我去城里
读小学，由于就读的是寄宿学校，因此每

周只能回家一趟，慢慢地，我便不再依恋
曾祖母的陪伴。后来去老宅的路变了许
多，我也记不大清了。而那时的曾祖母也开
始长时间地躺在床上，身上一直插着长长
的管子。耷拉的眼皮，微张的嘴巴，她的模
样变了很多，老宅也变得阴暗不少，我不知
道阳光跑去哪了，只能紧握着曾祖母的手，
安静地陪着她，虽然很想和她说话，但是她
总是很快就睡着。

时间如同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偷走
了无数的岁月，却仍不满足。如今，曾祖母
神采奕奕的样子，早就停留在回忆里，但在
我脑海中，她的模样却不曾被流逝的光阴
冲淡。我想，这或许是因为那些与她共度的
美好时光，正是有了它们的浇灌，心就像是
永不干枯的土地，始终能让记忆开出动人
的花。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
院2023级学生）

等记忆开出花等记忆开出花
□陈雅锌

两年前的夏天，我带着一纸录取通知
书，告别了家乡，孤身一人来到泉州这座南
方城市求学。初到这里，夏日的热浪如潮水
般涌来，肆无忌惮地将新鲜感吞噬，也让我
不由得开始怀念夏天不那么炎热的故乡。

之后我试图用游逛古城的方式，来帮
助自己驱散萦绕心头的怀乡思绪。就在无
意之中，一抹遮天蔽日的绿色和舒然飘垂
的根须，给我带来了丝丝清凉，也冲淡了我
心里的愁绪。

记得那是一个夏日午后，我信步于开
元寺中，不经意邂逅了几棵粗壮又高大的
古榕树，是我在北方城市中未曾见过的。
这些古榕树的根系如同巨龙般蜿蜒盘
旋，就像是古老灵魂在这片土地上深耕、
绵延，即使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仍然忠
于大地的怀抱。那些飘摇的气根犹如老
者低垂的胡须，带着岁月的沉稳与从容，

它们伴着古寺的钟磬梵音，也见证了无数
个日升月落。驻足仰望这些古榕树，可见
枝杈肆意地伸展，叶片如同万片碧玉，仿
佛在空中拱起一块巨大的天幕，守护着来
去匆匆的过客，而我置身在树下，则倍觉
宁静疏朗。

夕阳斜挂在西塔的塔尖上，古榕树的
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了斑驳的墙面上，也
倒映在行人匆匆踩过的街面。从开元寺出
来，找不到路的我只得询问坐在榕树下乘
凉的阿叔，虽然他的话语里夹杂着我听不
懂的闽南话，但他眼神中流露出善意与关
切，和他在我手机备忘录里耐心输入的一
字一句，都让我感到温暖。

在古城中走街串巷，我很喜欢在榕树
下歇歇脚。记得有一次在树下碰见一位卖
海蛎煎的阿姨，她热情地与我交谈，虽然说
的普通话有点蹩脚，但是她一直尽力将每

个字说得清楚，只为让我能听得懂她的意
思，那可爱的模样，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当
我买完海蛎煎，即将转身离开时，阿姨还塞
了一块刚出锅的芋头饼给我，那冒着热气
的喷香滋味，似乎也随着榕树的气息飘进
了我的心里，更成了我每每想起都会格外
感动的回忆。

“榕树情深，情树系心。”听说在闽南语
里，“榕树”与“情树”同音。起初我对此感到
困惑不已，心想这沧桑的古榕树，为何会
被赋予情树之名？但是随着两年的步履不
停，在这座古城里不断与榕树相见，从相
识到相知，我渐渐读懂了藏在这些古榕树
背后的情深。这里的人们、建筑都有着如
古榕树一般的特质，他们扎根在这座古
城，守护着这里的历史与文化，又用包容
的姿态欢迎、接纳着四方来客。就像是城
里随处可见的古榕树一样，行走在泉州，

能见到无数有着深厚底蕴的红砖古厝，也
能碰到许多热情好客的阿叔阿姨，还能感
受到似如故乡的迷人烟火气，即便是来自
不同城市的人们，在此地都能寻找到一份
共鸣。如今，当我再次望向古榕树时，心中
已不再有难解的乡愁，而是满心的欢喜，
我时常暗自期许，希望自己能像古榕树那
样扎根这片土地，在这里筑梦，也在这里
逐梦。

“情”滋养了人，润物细无声。风吹叶
动，沙沙作响，我轻轻地转身，耳畔的风，就
像是老榕树的欢迎语，好似在说：“半城烟
火半城仙的泉州欢迎你。”也好像是指路的
阿叔和卖海蛎煎的阿姨的叮嘱：“孩子，你
慢点走，时间还早。”在泉州，榕树就是“情
树”，因为这棵树，我爱上了这座城，你说，
这是一段怎样的缘分啊。

（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2022级学生）

夏日古榕夏日古榕
□王思悦

我曾见过舞龙，在张灯结彩的绚烂光芒
之下，壮美华丽的“龙”腾跃而起，时而是翩
翩游龙，疾行四方；时而是洒脱飞龙，藏匿在
云中；时而又是盘龙四望，威慑天地。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太爷爷表演的舞
龙。今年九十二岁的他，曾是一位善于舞龙的
小伙子，技艺更是当时团队里数一数二的。

今年去探望太爷爷时，我突然很想见识
一下他的舞龙功夫，于是跟他撒娇道：“太爷
爷，您不是会舞龙吗？让我见识一下吧。”太
爷爷捋了捋胡须，爽朗地笑着说：“我老了，
挥不动龙头啦。”话虽这样说，但是最后拗不
过我的太爷爷，还是决定“重出江湖”，为我
展示一下他的舞龙绝活。

太爷爷翻出了陈旧的龙头，和我一起来
到院子里。只见他先是爱怜地抚摸了几下龙
头，好似与久违的战友打招呼。随后太爷爷抬
手高举龙头，开始奋力地摇动杆子，虽然舞龙
的只有太爷爷一人，龙头看起来也有些“孤
单”，但是随着太爷爷双手有节奏地摆动，龙
身好似“长”了出来，跟着龙头一起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一会儿猛然地向前一探，势如破竹
般，一会儿又奔驰向后，犹如疾风骤雨，看起

来就像是一只巨龙正在腾云驾雾。
“忽如裴旻舞双剑，七星错落缠蛟龙。”

此时的太爷爷一点都不像是耄耋老人，看着
他灵活舞动龙头的身影，我仿佛窥见了他年
轻时的样子，那样的朝气蓬勃，那样的活力
四射。

“太爷爷，让我试一试吧。”我突然来了
兴致，也想尝试一下舞龙。太爷爷闻言开心
地应声道：“好，我教你。”随后他耐心地指导
我如何正确地摆动龙头，教我如何把握节奏
感和身体的协调性，也告诉我如何享受舞龙
的畅快和激情。“你自己试一下。”我在太爷
爷的笑声中拿起龙头，伴着他有节奏的拍手
声，第一次舞起龙来。“舞得好，有我当年的
风范。”太爷爷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想那一刻，他或许同样看到了自己年轻时
舞龙的模样。

其实在我家，不仅太爷爷会舞龙，爷爷也
是一位舞龙高手，而初次尝试舞龙的我，更是
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未来的自己能加入
舞龙队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太爷爷引以为
傲的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作者系晋江市第二中学初一年学生）

会舞龙的太爷爷
□陈铭旋

七月正值盛夏，无论是在乡下或是城市
里，蝉总是随处可见，不仅城里的绿化带、草
丛中有它的身影，乡下的大树上、田埂边也
能发现它的踪迹。

炎夏时节，蝉鸣也随处可闻。正所谓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鸣是极其响
亮的，无论昼夜，蝉总是孜孜不倦地大声鸣
叫着。我时常感到疑惑，为何它们总能不知
疲倦地鸣叫呢？在我看来，蝉鸣是吵闹又无
理的。我更是一度十分厌恶这些制造噪声
的昆虫。

蝉的相貌并不美观，甚至有些丑陋，全
身黑漆漆的它们，不时扑打着一对大翅膀，
似乎随时会飞起来袭击人。但是我翻阅资料
后才知道，这不过是自己的偏见罢了，就像
是人会以貌取人，对昆虫们也不例外。其实
蝉是一种温和的昆虫，在它的一生中，曾有
过漂亮外表。比如在蜕皮时，蝉不仅拥有翠
绿色的娇嫩身躯，还带着一对镶着金边的透
明翅膀，这也是人们熟知的“金蝉脱壳”的过
程。蝉在这个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会展现出
最美丽的姿态。不过等到外壳蜕去，它又会
披上朴素的外衣，展开变得强健的双翅，以
全新的样貌，去迎接这个美丽的世界，并不
会沉迷于华丽又脆弱的外表。

蝉也是无私的，当它们面对蚂蚁、甲虫
等小动物来索取食物时，总是无私地分享自
己正在吸吮的树汁。而在蝉死后，它们的躯
体，则会成为小动物的食物，为其提供所需

的养分。
蝉，除了具有不少令人惊叹的特质，还

有着一定的药用价值，正因为这样，捕蝉成
了许多人青睐的夏季趣事。被捕捉后晒干
的蝉，还能拿来入药，可以作为一味治病的
良方。

在自然界中，蝉的外表并不显眼，但它
的身上却蕴藏着不少令人惊奇的奥秘，让
人会对它产生无尽的探索欲望。我想，趁着
暑假的好时光，不妨多去户外走一走，近距
离感受一下独特的蝉鸣，或许我会对这些
叫声有新的感触，也能从中挖掘一些蝉的

“新秘密”，更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小昆虫的
独特魅力。

（作者系泉州第一中学初二年学生）

盛夏识蝉
□黄涵波

练功房里，盘着头发的女孩，挺直腰
背，脚踩舞鞋，把腿抬高，努力拉伸……
这就是我学舞的真实写照。舞蹈，在不知
不觉中陪我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如
今，早已成了我的一个拿手好戏。

六岁那年，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懵
懂的我被舞蹈老师领进教室，从那一天
开始，舞蹈就走进了我的心里。

时间很快过去，我迎来了第一次独
舞的展示机会。记得那天到表演现场，我
领到了一张号码牌，是8号。我看着这个
号码，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表示还有
时间能让我活动身体，拉伸一下四肢。但
是等到7号选手上台后，我变得紧张起
来，心跳声又快又重，犹如打鼓一般，无
论我如何努力调整呼吸，始终无法平复
情绪，手脚也开始发抖。

“有请8号选手上场。”听到主持人

的报幕声，我赶紧拍了拍胸口，疾步走上
舞台。找准台上的中心位置，站定后摆好
开场姿势，我再一次为自己加油打气，告
诉自己千万别慌张。转眼间，聚光灯照在
我身上，随着悠扬的音乐缓缓响起，我
扬起嘴角，抬起双手，足尖轻点节拍，在
舞台上翩翩起舞。转身、抬手、跳跃、舞
动……逐渐沉浸在舞蹈中的我，情绪变
得愈加平静。我挥动手中的橘色扇子，让
它随着双臂一起舞动，扇子上系着的飘
带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在空中摆动时
好似在为我伴舞，为我喝彩。

那时那刻，我早已听不到紧张的心
跳声，耳边只剩下动听的舞曲旋律，我的
手脚越发舒展开来。伴着乐曲的节拍不
停地变换，我感觉自己犹如一只展翅飞
舞的燕子，有时是在空中盘旋，飞得自由
自在；有时又像是闯入迷雾中，飞得小心

翼翼；有时则又急匆匆地奔向天际，飞得
横冲直撞。

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顺利完
成了收尾动作。小跑向前，我双臂向两侧
张开，对着台下的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
听到热烈的掌声，我终于露出了开心的
笑容，我知道，这就是对我舞蹈首秀的最
大肯定。

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满腔热爱和持之以恒的刻苦练习，让我
成功完成了这次演出。这场首秀不仅让
我在舞台上尽情展现了自己的风采，也
让我感受到内心的力量与自信，更让我
坚定了信心，明白无论面对何种挑战，只
要心中有梦想，就一定能够舞出自己的
精彩。

（作者系德化县第六实验小学六年
级学生）

我的舞蹈首秀
□谢佳静

太阳要落山了，余晖洒在我家的院
子里，阿嬷的房间里又传来阵阵“嘎吱
嘎吱”的响声。每天傍晚时分，这个美妙
的声音就会准时传到我的耳朵里，那是
阿嬷又坐在椅子上，一脚一脚地踩着缝
纫机，聚精会神地为街坊邻居缝衣裳。

这台缝纫机其实大有来头，它是阿
嬷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听妈妈说，在
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买东西很不方便，
乡亲们经常得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去
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阿嬷当时一直想
要一台缝纫机，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便托
自己的大哥买来两大袋铁观音，然后带
着茶出门去换缝纫机。为此，挑着重担的
阿嬷，走了快两个小时才抵达镇上。

那时早已天黑，但是在镇上换得缝
纫机的阿嬷，迫不及待地想把它运回
家。于是她就将缝纫机绑在扁担上，自
己扛着往回走。当时路上没有路灯，道
路黑漆漆的，阿嬷一路上走得胆战心
惊，后来历经数个小时，大汗淋漓的她
才终于成功把那台缝纫机搬到家里。

即便用心保护，如今这台缝纫机也
染上了岁月的痕迹，不少部件都已经生
锈，看起来颇有年代感。缝纫机的最下
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多条井字形踏板，每
次只要阿嬷的脚放上去，轻轻一踩，缝
纫机就会开始工作。

一直陪伴阿嬷的这台缝纫机，过去
还曾是家里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听

说有一年爷爷下地干活时不小心摔断
了腿骨，家里少了一个人干农活，收入
就减少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阿
嬷白天到田里干活，晚上也不休息，总
是踩着缝纫机帮左邻右舍做衣服，缝补
物件。正因为有在缝纫机旁日夜操劳的
阿嬷，那时的一家老小才得以衣食无
忧，吃喝不愁。

嘎吱、嘎吱、嘎吱……夜幕降临，月
亮悄悄地跃上枝头，晚饭后，阿嬷的缝
纫机再次不停地忙碌，那阵阵踏板发出
的响声，看来又将成为一首动听的催眠
曲，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

（作者系南安市石井镇景江小学六
年级学生）

阿嬷的缝纫机
□洪明裕

见我因为乳牙疼得捂着腮帮子，奶奶
便拿来一条绳子，将它的一头绑在我的
牙齿上，然后再用手扯着线的另一头。奶
奶就开始和我的乳牙进行“拔河比赛”
了，不过即使她使出九牛二虎之力，那颗
牙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好似一棵
根深蒂固的大树，反而是我痛得龇牙咧
嘴，哇哇大叫。

一计不成，我又心生一计。想起同学
说过吃苹果能让乳牙掉下来，我赶紧从
冰箱里取出一个苹果。只听咔嚓一声，苹
果被我咬了一个大窟窿，但是牙齿依旧
跟敬业的士兵一样，不肯“下岗”，完好无
损地留在我的口中。正当我准备放弃、无
奈地用舌头舔了舔那颗乳牙时，它居然
比我先“投降”了，瞬间从牙龈上掉下来，
我举着这颗折磨自己许久的牙齿大笑
道：“牙齿啊，你总算是‘下岗’了。”

——《牙齿“下岗”记》（陈彦霏，晋
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

不 信

老师批改期末试卷的时候发现
了一份奇葩试卷，第一页只写了几
行字：“老师，我不会，后面不用看
了，啥也没写。”翻到第二页的时候，
还有一行字：“老师，你不相信我是
吧？”

找头发

一位顾客到理发店剪头发。顾
客：“请问理一次发多少钱？”理发

师：“10 元。”顾客：“怎么这样贵？
要 知 道 ，我 是 一 个 近 乎 秃 顶 的
人。”理发师：“我当然知道。但是
10 元中只有 3 元是理发的，另外 7
元是找头发的价钱。”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
稿酬。）


